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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会闪避，但不会放弃他们

封面新闻：网络世界有优点，但也很容易滋生误
解，逻辑混乱、吵架吵半天都没吵到点子上。经常上网
的你，有怎样的感受？

张一南：我已经很久不在网上与人争论了，我只是

看我想看的，然后坚持输出自己的观点，对我看到的事

情谈我的看法。争论没有用，坚持输出有用。

封面新闻：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您是什么状态？
对最近发生的“网课爆破”那种事情，假如你遇到，预想
自己会怎么反应？

张一南：我上课本来就是满堂灌模式，没有学生发

言提问环节，不跟学生交流互动，所以挺适合改成网课

的。这倒不是说我是为网课而生的，而是老式课堂就

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有时候像是从未来穿越来的，有

时候像是从古代穿越来的，也许，这本来就是一回事。

上网这么多年，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那些不可能了解

你、不愿意了解你的人，他们的意见是一点都不重要

的。网络街溜子说什么，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会担心，

我周围的人会着了他们的道，那样的话，我也会陷入无

助的。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期

盼我周围的比我老的人们，快一点成熟起来，学会不要

在意那些网络街溜子吧。

封面新闻：你曾经说，希望学生在你的国文课上成
为更美好的人。据你观察，反馈效果怎么样？在网络
上看到一些逻辑混乱言论，你是怎样的感受？灰心过
吗？你认为现代年轻人应该有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一南：有时候我跟家里人说个什么，家里人会反

对我，但是过一阵子，我发现他们默默地照做了。其实

网上的人也是这样，骂你一顿之后，过一阵子就悄悄地

照着做了。指望他们认错道歉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他

们照着做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挨顿骂也值了。因为

我爱他们。爱家里的人，也爱网上这些人。所以我还

是会唠叨，他们骂我又不代表他们不听我的。这是个

需要耐心的工作。你说，他们是肯听的，但是可能说着

说着，他们就不耐烦了，就急了。急了就停一停，

等他们肯听了，再继续说。总有一天他们是

能听进去的。我可能会闪避，但不会放弃

他们。

封面新闻：你一般喜欢看什
么类型的书？可否分享几本你
自己阅读过、觉得很值得分享
出来的书目？

张一南：我比较八卦，什么

书都爱看。除了专业书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小女人的爱好，

爱看各种心理学的书，荣格和

霍妮都是我喜欢的。我对西方

文化的接受程度很低，但是回想

起来，有三个英国人的儿童文学

深刻地影响过我：威勒德·普赖斯

的《哈尔罗杰历险记》、J.K.罗琳的
《哈利·波特》、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

的《纳尼亚传奇》。我一直都在读中国

书，但没有变得特别狭隘，也许是这三个冒

险故事在护佑着我吧。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实习生 吴雨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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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是流浪地球里那个种子仓

封面新闻：你在北大课堂上也
讲红楼梦。近几天，一些电视节目
中有人装扮成林黛玉说一些很值
得商榷或者明显错误的话。被批
评是“吃着红楼梦的流量，做着歪曲
红楼梦宗旨的事”。对此你怎么看？

张一南：从那个台词我读出了

傲慢。写手自作聪明，觉得自己在

“贴近群众”，却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和傲慢。这种傲慢，我并不陌生，

我自己做某些文化节目的顾问，也

遇到过这样的写手。我都仗着自

己担任顾问的小“权力”，不客气地

换人了。知识的欠缺可以补，心态

上的傲慢犯不上烧经费帮他们改

进。这样的写手，欠一个不讲情面

的顾问告诉他们：你这样是不对的。

封面新闻：《红楼梦》常读常
新，你理解《红楼梦》，经历过怎样
的过程？

张一南：小时候，我听人说《红

楼梦》常读常新，还觉得不服气。

我那时候很中二地觉得，我已经把

《红楼梦》读完了。最近渐渐觉得，

我只是从小孩子的角度把《红楼

梦》读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又

获得了阅读《红楼梦》的新角度。

十几岁的时候，我读尽的是《红楼

梦》里的“情”，学会了无常中的坚

持。二十多岁，我学会了读《红楼

梦》里的潜台词，学会了看人的身

份。等我长到了林黛玉年龄两倍

大，我开始理解贾政的视角了。也

许不久的将来，我会理解《红楼梦》

最终的凋零。还有没有我现在无

法预见的角度，我不知道。我觉

得，《红楼梦》是流浪地球里那个种

子仓。我们见不到古人，而《红楼

梦》保留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让我

们沉浸式地体验中国的传统，一点

点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每一个层

面、每一个角度的传统。一旦我们

的流浪地球靠岸，这个种子仓，就

可以在荒漠中重新长出一个世界

来。说《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顶峰，首先不是因为她高，而是

因为她全。对君子感情的塑造，

《诗经》或许有点遥远了，《红楼梦》

是比较实在的。

封面新闻：有这样一种现象：
有人读《红楼梦》，很投入却陷入偏
执的状态，把《红楼梦》读成了封闭
世界。这跟《红楼梦》这部作品自
身的特点有没有一些关系？

张一南：我知道看《甄嬛传》也

有看魔怔了的。如果现在我们把

《甄嬛传》封为“唯一高雅宫斗戏”，

那么魔怔的人还得多。其实，看

《三国》《水浒》也有看魔怔了的。

过去有好多村夫子，一辈子坐在那

里想象怎么用兵打仗、怎么坐天

下，这也是魔怔。看不进去《红楼

梦》的人，就在《红楼梦》的外围打

转，弄出各种奇门遁甲来。他们听

说《红楼梦》里说话弯弯绕绕，又不

懂说话是怎么弯弯绕绕的，所以弄

出很多牵强附会来。

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时，张一南的回答涉及

自己的学问之路，谈到对当下一些
热点事件的看法，比如“网课爆
破”，比如“吃红楼梦流量”的一些
电视节目等，观点一如既往的有
趣、深刻。

跟令狐冲学怎么克制小人儒

封面新闻：一提到《世说新语》，很多人都会想到
嵇康那些人的行为艺术。但对其了解仅仅限于此。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只停留在标签化印象？

张一南：北大教会了我一件事，就是“兼容并

包”。对于自己没见过的人和事，先不要忙着挖空

心思去嘲笑去否定。不如花同样的精力，试着去了

解去理解。当你标签化一个古人的时候，你的潜意

识是你这样就打败了他，而你不想成为他，也不想

跟他光明正大地竞争。当然，试着成为古人，试着

理解古人，是需要能量的。看见嵇康、陶渊明，说人

家一句“哈哈这是个养活不了自己的疯子”，这是很

容易的，一点都不难，其实是无能的表现。能变成

嵇康变成陶渊明，才说明有本事。

封面新闻：当下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不在
少数。对“国学”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你是
怎么理解“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的？

张一南：我自己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但如果你

管我搞的东西叫“国学”，我也会答应着。在我看来，

如果接受一个不太离谱的叫法，能让更多的人接受

我，那也没什么不好。我喜欢说的词是“传统文

化”。“文化”就是“本来不用这样，但是必须得这样”；

“传统”就是“曾经有人这样，我们现在还想这样”。

大二的学生跟大一的学生讲“去年我们都这么干”，

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三千年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不过是年头更长一点的传统文化。文化是自然形成

的，传统是传下来的。我喜欢文化，我喜欢传统。

封面新闻：传统的儒家教育培养君子，也就是
培养贵族。培养贵族，最主要的是培养贵族的感
情。但任何学术思想都不是绝对全面、万能的。在
你看来，儒家的短板在哪里？我们该怎么汲取精华
避其短板？

张一南：我觉得儒家最大的弱点在于，容易引

入小人儒。特别是儒家的光景越好，贪图利益的小

人儒越容易趁虚而入，真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不要引入小人

儒。培养人才的时候，结交朋友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看人。但是小人儒的引入

总是无法避免的。在弱者那里，小

人儒把礼教变成了吃人的东西；

在强者那里，小人儒也把真正的

正人君子祸害得不轻，严重妨碍

了文明的进程。金庸先生的《笑

傲江湖》也是一本“神书”，里面

把儒家文化的弊端揭露得淋漓

尽致。至于怎么克制小人儒，我

们也可以跟令狐冲学。令狐冲从

小学的就是君子剑，所以，老前辈

风清扬总是对他有某些担心。直

到令狐冲说出来：“就算是正人君子，

他要取我性命，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

也不得不用上一点。”风清扬听了这个

话，就觉得放心了。令狐冲的很多表现不像

是一个君子，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嵇康、阮

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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